
楔子 憑空多個未婚妻 

齊驍不敢相信，他只是離府半年，到京城城郊操練班軍而來的衛所兵員，回家後

居然多了個未婚妻。 

齊驍是承遠侯世子，原本駐守西北邊境寧夏衛的父親齊世準在數年前與韃靼之役

戰敗後，皇帝震怒，被召回京中便未能再回西北，只給了一個閒職。 

不過齊驍文武全才，戰時父親重傷不能再戰，他年紀輕輕挑起大梁，硬是守住了

寧夏衛，沒有讓韃子越過長城一步，所以並未被天家嫌棄，與父親一起班師之後，

皇帝將他放至京營任坐營官，負責每幾個月衛所班軍回京時的操練。 

也就是說，承遠侯府雖然看上去不濟事了，世子齊驍依舊算是後起之秀，潛力不

容小覷，兼之樣貌出眾，故而過了及冠之年仍未娶的他，在京中高門大戶的眼中，

就是個相當適合聯姻的香餑餑。 

對此齊驍煩不勝煩，他原就視男女之間的風花雪月如浮雲，立功升官穩住侯府的

地位才是重中之重，為了逃避那些官媒的攔門還有眾家千金的相看，他索性住在

京營裡，幾個月才回一次家。 

想不到這次回來，才進家門，椅子都還沒坐熱，他母親宋氏便喜孜孜的提起家裡

已經為他訂親的消息，對方是兵部侍郎夏寅修的女兒，今年方才及笄的夏沐曦。 

話說到這裡，齊驍已經聽不下去了，那些關於夏沐曦如何美若天仙聰明伶俐，如

何才貌雙全、落落大方，還是什麼京中赫赫有名的才女之類的話，他早從先前官

媒們口中都聽到膩味了，彷彿京中每一個貴女都是這等姿容、這等才情，沒一句

能信的。 

所以不等宋氏說完，他已經板著臉又離開侯府。 

兵部侍郎夏家的女兒是吧？他只要知道這些就夠了，方便他找對門去退親。 

承遠侯府距離夏家並不遠，同位於城西，只隔著幾個胡同，齊驍不必打馬，步行

兩刻鐘便能跨過小石橋來到了侍郎府的大門前。 

今夏有些偏熱，他抬起頭，瞇眼看著陽光灑落在夏家只塗了清漆的門匾上。 

夏寅修是正三品官，按制夏家門面能在屋脊上放上瓦獸，簷桷梁柱等處還能有些

青碧的裝飾，但夏家一概全無，黑門錫環，紅磚青瓦，廊前院內乾乾淨淨，給人

很是清爽的感覺。 

想到自家侯府的金色大門及獸面門環，漆上彩漆的斗拱屋簷，還有門口那兩頭威

風凜凜的石獅，齊驍搖了搖頭。 

在父親吃了敗仗被皇帝不喜之後，那些浮誇的裝飾便像是一種嘲諷，他不由得欣

賞起夏府的低調質樸，如果不是這家人想把女兒嫁給他，他應該會更認同這兵部

侍郎府簡素沉穩的家風。 

才來到門前，便有門房迎上，在齊驍未開口前，對方已然恭順地行禮說：「世子

大駕光臨，本應由侍郎大人接待。然而大人如今仍在衙門未歸，大小姐交代若世

子不棄，可否移駕至府中水榭，大小姐知道世子的來意，會與世子交代清楚。」 

「你知道我是誰？」意會到自己問了句廢話，齊驍又換了個問法，「你說的大小

姐可是夏沐曦？她知道我會來？」 



門房坦然道：「近日負責班軍事宜的諸位將軍們都陸續回京了，大小姐說世子若

歸，定然會來我們府裡走一趟，所以她讓下人們注意著些。今日世子一回京大小

姐就知道了，她剛剛才說算時間世子也該來了，果然世子就來了。」 

齊驍挑了挑眉，看來他母親選的這個未婚妻挺有腦子，說她聰明伶俐倒不是句空

話，比一些傳聞聰慧實為草包的貴女強得多了。 

他隨意地頷首同意了與她見面，門房便微欠身，恭敬地將他領到了府中的水榭。 

夏府的花園如門面般並不華麗，卻處處顯出了心思。 

院落不做假山，卻有流水，水上拱橋處處，有高有低，橋下曲徑通幽，種有應季

的花草樹木，如此竟也搭配出了山水遠近的效果。 

而流水最後全彙集至一處大池，池上水榭四面開闊，齊驍遠遠的便看到水榭中一

名女子背對著他獨坐，那身影纖細美好，儀態挺秀，想必就是他那素未謀面的未

婚妻了。 

果然當他走近，那女子便起身迎面而來，兩人在水榭外打了照面，齊驍即使對女

人心如止水，也因對方的清麗不由得驚豔了一下。 

夏沐曦的美麗像幅精細的工筆畫，那柳眉、瓊鼻，還有櫻唇上揚的幅度，都像用

尺子量好了似的，多一分則太豔，少一分則太淡，而她朝他福了福身，那儀態更

是無懈可擊，由宮中的教養嬤嬤來做，約莫也只能到這程度了。 

小小年紀便有此姝色，不難想像再長大點會是多麼出眾，可惜齊驍是個不懂欣賞

的男人，驚豔歸驚豔，臉上漠然的神情卻並未有任何變化。 

「沐曦見過世子。」夏沐曦欠身斂目，脆生生地說道。「請世子入內用茶。」 

齊驍揚了揚手。 

他是個武將，覺得禮數到了就好，並不需要對方如何講究，但當他行至水榭內，

發現對方擺了冰塊，亭中的清涼瞬間消去他一身暑氣，而她所謂的茶並非熱茶，

竟是涼茶，那杯子還不小，顯然是為了他特地準備。 

他一路頂著豔陽行來正渴得不行，便不客氣地一飲三大杯。 

放下杯子，他的表情終於有些複雜了，因為眼前女子體貼的程度超乎他的想像，

又聰明又漂亮，處事還周到，難怪他娘會喜歡。 

「妳說妳知道我想來做什麼？」既然是聰明人，他索性單刀直入地問。 

「世子是來退親的。」夏沐曦斬釘截鐵地道，姣美的五官卻沒有即將被退親的難

過，依舊是一派平和。 

齊驍銳利的目光鎖定著她，感覺此女年紀輕輕，心思卻不淺。 

「這並不難猜啊！」夏沐曦聳聳肩，「侯府為世子放出談親事的風聲也不是第一

日，先前也相看過其他女子，但只要有世子在，沒有一件親事成了，這一次能定

成親，還是趁著世子不在，顯然世子沒有這個心思。」 

而後，她說出令他更加意外的話。 

「我曾聽父親說過，世子於京軍中相當努力，足見並沒有熄了重回西北劍指韃靼

的雄心壯志，有這樣的胸懷又怎麼會把眼光放在風花雪月之上？」 

齊驍一直想重振過去承遠侯府戰場上的榮光，這樣的心願被他深藏心中，怕說明



白了會令他戰敗的父親難堪，可如今心事被一個女子用這種方式道出，他卻覺得

有些可笑。 

「我沒妳想得那樣有英雄氣概，只是我確實沒放棄回戰場，若是死了，豈非耽誤

了與我訂親之人？」他搖了搖頭。「既然妳如此明白，那麼有什麼要求大可說出

來，退親是我不對，什麼責任罵名我都願意承擔。」 

在夏府院落的美景下，對方又這麼上道，齊驍微微放鬆下來，又喝起涼茶，誰知

她的下一句話，讓他一口茶險些噴出來。 

「我的要求便是，希望世子不要退親。」 

齊驍微微愕然，然後雙眉拉成一線，「妳在耍我？」 

「沐曦不敢。」夏沐曦朝他甜甜一笑。「這不便在與世子商量嗎？其實我覺得對

世子而言，留著我這未婚妻好處更多，若是貿然退了親，反而於你不利。」 

「願聞其詳。」他倒真有點被她挑起興趣了。 

「這麼說吧！若是世子退親，必然想將惡名歸到自己身上，但侯府並不會因此放

棄替世子重新尋親事，那麼接下來願意與侯府結親的女子，條件必然要往下調整

一點……」她停頓了一下，不知是自信還是狂妄地說道：「至少不會比我好。」 

齊驍看了她一眼，其實她條件上乘，就算比她差一點，也差不到哪裡去。不過這

樣的話他自然不會說，免得助長她的威風，畢竟他是來談判的。 

他不回應，夏沐曦便當他默認了，又道：「就算不論議親的條件，一直反覆的相

看，世子也煩透了吧！不如就停在我這裡，至少我識相，還能幫上世子的忙，讓

世子日後就算回戰場上，也能無後顧之憂。」 

「妳能幫我什麼忙？」他不以為然。 

「我知道侯府如今並不安穩。當初侯爺在西北與韃靼的一戰，盛樂長公主的駙馬

劉崧與侯爺各領一軍，但最後劉駙馬死在了戰場上，侯爺雖重傷卻留了一命，長

公主因此對侯爺……恨之入骨，認為是侯爺背棄了劉駙馬，才導致他犧牲。長公

主的態度立場影響太后及陛下甚多，侯爺也才因為戰敗被召回京中，沒能再回西

北。」 

夏沐曦不是沒看到齊驍微變的臉色，不過她仍泰然自若地繼續說下去。 

「侯爺在宮裡受到厭棄，也影響了同僚對他的態度，侯府被孤立，在朝堂上絕不

是什麼好事。朝廷勢力這部分是世子一直想補救的，我能幫的有限，但在後宅交

際上我卻能盡一份心力，侯爺夫人並非京城人，似乎對京中高門之間的往來應酬

相當不適應，入宮往往受到太后及盛樂長公主的奚落，吃了不少虧，若我是世子

的未婚妻，便能名正言順的幫上一幫。畢竟後宅穩了，前頭的男人才能無後顧之

憂的衝鋒陷陣。」 

她說的很是委婉，實際情況更惡劣。 

承遠侯夫人，也就是齊驍的母親宋氏，出身並不顯赫，她只是西北一個窮縣令之

女，隨夫回到京城之後確實常被嘲笑，導致她面對這些高門間的交際更加手足無

措，時常鬧笑話。 

尤其命婦逢年過節必須入宮，宮中舉辦宴會，通常宋氏也必須出席，沒有一次她



是高高興興回來的，甚至還有幾次被太后與盛樂長公主整到病了好幾天，齊世準

屢屢因此鬧到殿前，皇帝卻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令齊世準及齊驍極為心疼，

這口氣卻只能咬牙忍了。 

齊驍有點動搖了，若真有人能在後宅之事幫扶母親，確實父親及自己都能輕鬆多

了，母親也能少吃些苦。這個夏沐曦雖然年紀不大，處事卻沉穩周全，如果從這

個角度上來看，似乎定這門親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 

況且她說得對，他退了這門親，依母親的性子，後面肯定還有無數的相看在等著

他……一想到那情況齊驍頭都大起來，不由得更加正視夏沐曦的提議。 

他都沒料到自己會被說服，看來那些關於夏家女才貌雙全、聰明伶俐、落落大方

的傳聞，並不是謠言。 

「妳說的都是對我有好處，但這麼幫我，於妳又有什麼好處？」他突然問道。 

夏沐曦苦笑，「這便是我夏家內部之事了。我自幼喪母，由祖母教養長大，前兩

年祖母也過世了，如今我已屆婚齡，若世子退了親，父親只怕會把我的親事交由

姨娘處理，那我……簡而言之便是若不嫁給世子，也會許給別人，但那個別人是

好是壞就不知道了。今日是侯爺夫人找上侍郎府，我才能與世子訂親，承遠侯府

內部關係簡單，與京中各家亦沒有政治或利益上太大的牽絆，對我而言算是最好

的去處了……」 

「我明白了。」齊驍斷然道。「我答應妳，這門親事便維持現況吧！」 

夏沐曦美眸一亮，笑容又燦爛了幾分，卻沒了先前那樣刻意的端莊，多了幾分她

這年紀少女該有的天真瀾漫。 

或許是被她影響，又或許是心境變了，齊驍臉色不由自主緩和了些，起身與她告

別，又被門房客客氣氣請離了夏府。 

直到他走得看不見人影了，原本端端正正坐在水榭中的少女，突然一躍而起，興

奮地拉起候在一旁服侍的丫鬟晴兒及雨兒轉起圈來，方才那穩重的人彷彿並不是

她。 

「晴兒、雨兒，我太高興了！他真的不退親了啊！」夏沐曦笑得嘴角都要咧到耳

邊，什麼儀態，什麼形象，早被她忘情地拋到天邊去。 

晴兒及雨兒從小服侍她，早知道自家小姐的性情，跟著笑起來。 

因為老夫人死前獨排眾議，遺命侍郎府的中饋交給小姐掌管，直接否決了交給妾

室的可能性，所以小姐即使年紀輕輕，在人前也必須沉穩，必須得體，才能鎮得

住下人。 

如今這府裡上下還能有條不紊的運作著，靠的全是她超乎年紀的穩妥手段，但事

實上她內心畢竟只是個十五歲的少女啊！ 

在不需要偽裝的時候，夏沐曦可放得開了，什麼都敢說，「我從三年前在京軍大

比看到齊驍獲得優勝，就非他不嫁了，好不容易等到承遠侯府來提親了，怎麼可

能讓他退親！」 

若說三年前只是被京軍大比時齊驍的英姿煥發吸引，之後她多方面暗中打探他的

性格及人品，得到的結果皆令她相當滿意，了解越多便越被他吸引後，就是真的



愛慕得非君不嫁了。 

夏老夫人是世家出身，擁有極好的知識及儀態，被她教養長大的夏沐曦，自然在

京中有著不俗的名聲，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不說，最重要的她有承遠侯府最需要的

一個當主母的手腕及聰慧，懷有這些優勢，在各家宴會裡夏沐曦與宋氏接觸幾回

後，她就知道自己必然會被宋氏相中為未來媳婦。 

果然承遠侯府來提親了，她當晚可是樂得睡不著，不過她也想到齊驍必然不會輕

易就範，所以打定主意在他提出退親前，說服他。 

如今一切都按照她的設想來走，還替自己與齊驍創造了更多彼此認識了解的時間，

叫她怎麼能夠不開心？人都說近水樓臺先得月，她相信他總有一天也會慢慢喜歡

上她吧！ 

「恭喜小姐喜獲如意郎君。」晴兒、雨兒瞧她樂不可支，覺得好笑，卻也異口同

聲說道。 

「那是！」夏沐曦喜得雙手一拍。「小姐我今天高興，晚膳全府加菜！」 

兩個丫鬟連聲道謝，還不待她們去通知，門房卻來了。 

「小姐，老爺回來了，問起了方才來的客人。」 

夏沐曦一怔，而後大眼滴溜溜地一轉，挺直了背脊，螓首微頷，眨眼又恢復成那

優雅得體的大小姐。 

「今日承遠侯世子拜訪未來泰山，表達自己離京數月未能親來提親的歉意，不巧

父親上衙未歸，我會和他好好解釋的……」 

第一章 掌理後宅一把罩 

「大小姐，廣寧伯夫人欲在十日後舉行賞蘭宴，邀請家中幾位未結親的姑娘出席

一同賞花。」 

「拒了。廣寧伯夫人老愛稱自己出身汝寧府望族，盛樂長公主的前駙馬劉崧也是

汝寧府世族劉家出身，兩人是親戚。與其去了被人為難陷害，不如裝病……是了，

廣寧伯府的建蘭養得好，聽說以女兒紅澆灌長成的，花香濃郁，我既稱病，就以

侍郎府的名義送兩罈子花雕過去，紹興人稱花雕為女兒酒，也算應景了。」 

「好的大小姐。另有一事，太后千秋節在一個月之後，聽說陛下要與今年的秋獮

一起辦了，我們侍郎府應送什麼做為生辰賀禮？」 

「這個我早已準備好了，太后因為承遠侯府的關係，對我不太喜歡，送什麼她都

不會滿意的，但我們卻不能失了敬意。太后篤信佛教，三個月前我便著手繡了一

幅楞嚴經，橫豎千秋節我沒有誥命也不能去，府裡送這也足夠了。」 

「是的，奴才省得。」侍郎府的總管，得到了準話，這才由花廳退下。 

夏沐曦今年十六了，從十三歲那年夏老夫人去世，接下府裡中饋也有三年，這三

年來京裡不少人等著看笑話，暗暗的期待著侍郎府會變得如何烏煙瘴氣。 

但眼睜睜的瞧著那姑娘由丱髮插上了笄釵，侍郎府也比夏老夫人在時更加井然有

序，與各家權貴往來也極有分寸，不因管家的是晚輩而失了侍郎府該有的風範，

亦不會因年輕而急躁激進。 

也就是她行事作風如此得體圓融，反倒在眾夫人貴女之間如魚得水，她能那麼輕



易知道各權貴高門的隱私及內幕，與她和各家內眷交好脫不了關係。 

去年暗自嘲笑承遠侯府替少年英雄的齊驍訂下夏沐曦的人，現在紛紛被打了臉，

京中對她應對進退的得體大方多有稱讚，侯府主母宋氏得她襄助，幾乎也很少再

有如過去那樣被人嘲笑捉弄的情況。 

夏沐曦敢說自己答應齊驍的事她做到了，雖然情感上那個冰塊似的男人總若即若

離，令人有些氣餒，但她堅信自己在齊驍心中必然掙得了一定的地位，至少她為

侯府決定的事他甚少過問，可以說是全盤信任。 

「今日他該是申時末左右會回侯府……我也該去看看了。」 

夏沐曦自是以尋宋氏討論太后千秋節賀禮的名義而去，想到能見到齊驍，她穿上

了最新的秋衣，藕荷色青春又不失莊重，在裙角繡上了粉白帶葉的茉莉，卻凸顯

了她這年紀該有的俏皮，插上一支清雅的蘭花簪子，襯得長開了的夏沐曦可謂清

麗動人。 

她想，齊驍在京營裡看多了五大三粗毫無美感的臭男人，總會多看她一眼的吧？ 

雖然夏府離承遠侯府極近，她依舊帶著晴兒和雨兒坐上了馬車，繞了一圈才停在

侯府門口。 

她昨日已投帖告知今日申時前來，故而門房早已在外迎接。 

這兩年夏姑娘沒少來侯府，每次來都逗得侯爺夫人笑哈哈的，侯爺似乎也很欣賞

她，他們這些下人對她自然不敢怠慢。 

門房恭敬地讓府裡的嬤嬤領她及晴兒到花廳，宋氏早已在內等候。 

「沐曦見過夫人。」夏沐曦朝宋氏行了個晚輩禮。 

「好了好了，早說妳不必行禮了，每回都如此客氣。」宋氏雖然口中這麼說，心

裡卻也稱讚這準兒媳的周到，這孩子助侯府良多，卻從未恃寵而驕，對侯爺及自

己的敬意一如既往。 

她拉著夏沐曦坐下，兩人親熱的寒暄了幾句，方才說道：「妳來得正好。我正為

太后千秋節的賀禮心煩。妳也知道太后一向不喜承遠侯府，這次禮若送得不好，

只怕有刺兒可挑了。」 

「夫人都說了太后不喜侯府，那麼不管侯府送什麼，太后都不會喜歡的。所以千

秋節的賀禮只要穩妥，讓人挑不出毛病來，也不用太出色昂貴，與其他公侯之家

差不多就成了。」 

夏沐曦敢來給宋氏建議，早就做好了準備，與侯府相近家境的幾家賀禮，她早就

明裡暗裡打聽好了。 

「英國公府送的是一匹雲錦，那是因為國公府老夫人出身金陵，能得到最新的花

色；太傅府送的是一幅前朝謝大才子的八駿圖；戶部尚書府送的是南海紅珊瑚

樹……」 

聽她說得滔滔不絕，宋氏嘴巴都快合不攏，這準兒媳的能耐她早就知道，想不到

還能更厲害，這些消息她到底是怎麼打探到的？ 

夏沐曦說得渴了，停下喝了口茶，才悠悠把話題拉回承遠侯府，「夫人這裡，我

記得侯府的庫房之中，有一座白玉觀音像，此物在眾多賀禮中並不出色，卻也價



值不菲。如今離太后千秋節尚有月餘，夫人不妨將觀音像帶到玉泉寺供奉幾日，

這樣也算誠心了。」 

過去宋氏常為各家的婚喪喜慶賀禮想破了頭，尤其越位高權重越令她舉棋不定，

兒子訂親之後有了夏沐曦幫她提了幾回意見，回回都沒出差錯，宋氏索性大開庫

門，讓這未來兒媳婦提早知道侯府裡有什麼東西，方便她建議安排。 

瞧瞧這回太后壽禮，不就也安排得挺好？ 

宋氏眉開眼笑，「妳說的有理，說的有理，就這麼辦好了！我昨兒還與侯爺提這

事煩著呢，想不到妳一來就解決了，果然還是得靠妳啊！」 

「能幫上夫人的忙，是沐曦的榮幸，沐曦不敢居功。」夏沐曦笑得客氣，內心卻

不無遺憾，千秋節她不能去，算是逃過一劫，但千秋節同時也是秋獮，秋獮齊驍

必然是會出席的，她便少了一個可以在外頭與他碰面的機會。 

麻煩的事解決，接下來便是話家常了。 

侯府也正在做秋冬的採買，宋氏心喜，便送了她一套姑娘家才戴的白玉蟬頭面，

平素夏沐曦並不會收這樣貴重的禮物，自是連連推拒，但當她看到白玉蟬時，不

知為什麼鬼使神差地點了頭。 

此時下人來報齊驍回府，夏沐曦原本放鬆的心情又繃緊了，整個人坐得端正，還

不忘扶了扶頭上的蘭花簪子，抿了抿唇讓胭脂更自然些，盼自己面對齊驍時，永

遠是最好的儀態。 

不一會兒，齊驍風風火火的進廳了，他先向宋氏請安，之後又朝夏沐曦一揖。 

「夏姑娘。」 

夏沐曦起身回了一禮，又本能的拍了拍裙襬被弄皺的地方，悄悄地觀察他的神態

一如往常的淡然，不由得在心中嘆息。 

果然就不能期待他能對她的美貌或打扮另眼相看，或許在他眼中，她與他麾下的

小兵，就沒有差別。 

不過表面上她仍笑吟吟地朝他頷首，客氣地稱呼了他一聲世子爺。 

「瞧你們兩個，都訂親這麼久了還如此生疏。」宋氏笑嗔了兩句。 

齊驍沒有反應，但夏沐曦卻是含蓄地一笑。 

兩人在沒有長輩時，自是不會如此生疏，亦是能談笑自若，只不過也不像一般情

侶般的親熱，至少他沒有對她做過任何逾矩的動作，甚至連一句情話都沒有說過。 

有時她都羨慕齊驍手下的第一謀士卓浥，能與他隨意插科打諢，勾肩搭背，但她

是不敢的，怕他會認為她輕浮，不夠端莊。 

他當初會答應不退親，就是看上了她的沉穩得體，至少在他面前，這樣的形象不

能打破不是？ 

「也快到晚膳時刻了，不如沐曦留下來用飯吧！」宋氏笑道。 

夏沐曦心中千肯萬肯，但在齊驍面前卻是大方地婉拒了。 

「不了，沐曦今日前來，除了與夫人談談太后千秋節之事，尚有一物要送世子，

如今見到世子了，能當面贈出，也算表達了沐曦的誠意。」 

她的話讓齊驍微挑眉，接著他的小廝就從晴兒手上接過了一個小包袱。 



齊驍拿到手上的時候，心忖這丫頭做事總是如此拘謹，怕落了個私相授受的名聲，

才刻意在母親面前贈他禮物吧？ 

其實……他並不介意她在兩人獨處的時候送他，有個嬌俏可人的小未婚妻，他也

不是木頭，有時也會想親近些，尤其在他對她已從滿不在乎到好感漸生的時候。 

可惜兩人見面時，不是長輩在場，至少也會有奴僕在側，甚少有這樣的機會。 

只不過這樣的情緒他也不知該怎麼向她表達，畢竟他冷臉習慣了，更不懂得說些

什麼討好女人的甜言蜜語。 

打開了包袱，齊驍揚了揚眉，包袱裡是一副皮手套及一枚玉扳指，這些都是拉弓

射箭時需要之物，她送他這些是想…… 

他還在思索，夏沐曦主動解釋了，「今年太后千秋節與秋獮一起舉辦，世子必然

是要隨駕的。沐曦知道世子慣用劍，可恰好最近沐曦得了一塊硬白玉，便讓人做

成了扳指，還有這皮手套，是……是我親手縫的，希望世子不嫌棄。」 

齊驍都還沒說什麼，宋氏已好奇地探過頭來，看到他手上的白玉扳指，居然噗哧

一聲笑了出來。 

「妳這丫頭，難怪先前我送妳頭面時，妳起先還推辭，看到了雕的是玉蟬就收下

了，原來原因在這兒，妳這扳指雕的竟也是玉蟬，這就是妳與驍兒的緣分啊！」 

心思被宋氏說穿，夏沐曦難得的滿臉通紅，而這回齊驍正視了她嬌美的羞態，心

中一動。 

「謝謝，我收下了。」齊驍目光帶著深意看著她。「妳……留下來一起用膳吧！」 

 

 

在侯府的一頓晚膳，夏沐曦貫徹了她大家閨秀的教養，飯菜只吃三分飽，席不言

語食不露齒，坐得端端正正，還會不時的替宋氏及齊驍布菜，夾的都是他們喜歡

吃的菜，讓宋氏對她又更加滿意了。 

只不過，席畢齊驍忍不住問了她這樣真能吃飽？一句話堵得她啞口無言。 

幸而宋氏解圍，她也當過姑娘家，怎會不知姑娘家的心思？難道在心上人面前大

碗喝湯大口吃肉不成？ 

於是宋氏直接趕了齊驍讓他送夏沐曦回府，在侯府門口時，按理夏家的馬車應當

會在外迎接，結果等了半天，卻沒等到車夫。 

「世子……我忘了午後我來侯府時，車夫說車子出了些問題，我讓他先駕車回侍

郎府了。」這一切都是夏沐曦的安排，當然她不可能說出來，只是一臉無辜地看

著他。 

「我幫妳安排侯府的馬車。」齊驍隨即道。 

夏沐曦差點直接罵句呆頭鵝，這男人果真一點也不解風情，侯府離夏府不到兩刻

鐘的路程，送送她會怎麼樣？ 

於是她鼓起勇氣說道：「世、世子，你能走路送我回去嗎？」 

齊驍揚眉，訝異自己聽到的話。 

她一向善解人意，從來不會提任性的要求，尤其是對他，幾乎萬事都以他方便為



主，今晚的她似乎很不一樣？ 

不過他並不介意她偶爾有些小性子，這才像她這年紀該有的活潑。何況兩府這麼

近，這也不是什麼難辦的事。 

「那走吧！」 

夏沐曦樂了，竊喜地走在他身側，晴兒及雨兒只遠遠地綴在後頭。 

兩人這樣也算獨處了，她不管問他兵營裡的事，或是侯府裡的事，他都能侃侃而

談，而他的話題，她也能搭得上話，兩人的交流竟是無比的合拍。 

相對於她的緊張，齊驍卻是十分放鬆的。 

自從他對這丫頭放下防心，開始信任她後，他便知道與她相處是很舒服的一件事，

她總是說話風趣，言之有物，話聲軟綿綿的，笑意盈盈的眼中裝著的就只有他一

人。 

其實他挺享受的。 

兩人走著走著，不知怎麼偏離了侯府到夏府的路，居然來到了大街上。齊驍恍然

發現今晚似乎街頭特別熱鬧，不只沒有宵禁，還燈火通明，攤販處處，街上來來

往往的多是青年男女，尤其是未婚少女特別多，個個盛裝華服，三五成群。 

他正想低頭問夏沐曦這是怎麼回事，卻見她愣愣地瞧著西三橋旁賣羊雙腸湯的攤

子。 

羊雙腸湯是南邊來的口味，熬得乳白的羊湯中加入羊血腸及各式羊雜，聞起來有

些腥羶，吃起來卻是鮮香濃郁，口感既軟嫩又筋道，相當特別。 

「想吃嗎？」他突然問。 

夏沐曦默默吞了口口水，朝他搖搖頭。京裡哪個貴女敢說自己愛喝這玩意，包準

明日傳得滿京城都是，她還在他面前保留點形象呢！ 

而後兩人在人群中徐行，遇到那踩高蹺的、吞火吞劍的、耍猴戲的、軟骨功的……

夏沐曦的目光都會忍不住停留一會兒，腳步卻不會為那些有趣的小把戲停留，畢

竟那不是大家閨秀應該有興趣的東西。 

齊驍自是不知她心中所想，只覺這丫頭當真不像其他小姑娘，處在這樣的熱鬧情

景中竟也冷靜自持。 

待一條大道走了大半，兩人對面突然走來一群少男少女，原本齊驍目不轉睛的要

走過去，卻聽到那群人裡傳出了個脆生生的叫喚。 

「姊姊。」 

那是朝著夏沐曦叫的，接著那群人裡走出了一名少女，是夏寅修的庶女夏婉柔。 

夏婉柔與夏沐曦一向不和，明明主母已經過世多年，老夫人也往生了，總該輪到

她生母蘇姨娘當家做主，可她不知道夏沐曦怎麼和夏寅修說的，竟是拿到了夏府

的中饋，令她非常不甘心，要不是每個月的花銷用度被拿捏著，她早就吵翻了天。 

只是姊妹不和那是關起家門裡的事，在外頭遇到，自然還是要打聲招呼，否則傳

出去對整個夏府都會有影響。 

「想不到在七夕的夜集遇到世子爺與姊姊。」夏婉柔朝齊驍行了個禮，意有所指

地道：「應該是姊姊吵著讓世子帶她來的吧？世子不像會逛夜集的人。」 



齊驍壓根沒有回應這夾槍帶棍的一問。 

反倒是夏沐曦好整以暇地反問道：「我記得妹妹上回女學的考試考差了，爹爹罰

妳禁足，怎麼就跑出來了？」 

夏婉柔臉色微變，她身後幾個手帕交，還有一些年輕的紈褲嘻嘻哈哈的笑了起來，

惹得她又羞又氣。 

「我與姨娘說過了，姨娘說我可以出門。」她有些心虛地道。 

夏沐曦仍是那副雲淡風輕的模樣，「原來姨娘的話竟比爹還有分量了？我會記得

回去問問的。」 

「妳……」夏婉柔幾乎就要與她吵起來。 

然而在夏沐曦再度開口前，齊驍突然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先送妳回去吧。」 

夏沐曦本就不想再與庶妹糾纏，夏婉柔也不可能乖乖的和她離開，於是她只淡淡

的交代了一句讓庶妹別玩太晚，便乖順著跟在齊驍身後走了。 

拐了個彎，兩人來到一條無人的小巷。 

此時齊驍突然停下了腳步，不疾不徐地說道：「馬車壞了，嗯？」 

夏沐曦小臉緋紅，沒想到他會選在這個時機與她算帳。 

「原來今日是七夕？」他又說。 

她的頭幾乎要抬不起來了。 

好嘛好嘛！她就是拐了他與她一起逛七夕的夜集，因為她不想自己一個人度過這

一天，牛郎織女相會，她也想……也想與他相會。 

不必多說，齊驍也知道她在想什麼，他早知這姑娘愛死他了，這樣迂迴也不過是

想與他多相處一會兒。 

他這個人性格剛硬，不習慣把那些情情愛愛表現在外，或許對她而言他應是有些

冷漠不通人情，她才會出此下策。 

這不像聰慧的她會做出的傻事，但卻傻得有點可愛。 

齊驍凝視著她，驀地唇角一彎，執起了她的柔荑，輕輕地握住，後面遠遠跟著的

丫鬟瞪大了眼，最後還是默默的低下了頭，當做什麼都沒看到。 

「走吧！妳爹在家裡該等急了。」他說道。 

夏沐曦不敢相信他就這麼牽著她，像在作夢似的，她感動得眼眶幾乎都要泛紅，

被他握著的小手不像自己的，小心肝兒跳得都要蹦出胸口，她甚至不敢動作太大，

怕驚醒了這場美夢，手上的溫暖會隨時離她而去。 

這裡已經離夏府不遠了，但夏沐曦恨不得這條路永遠不要走完，然而美夢終究還

是會有醒的一日，看到了那熟悉的黑門錫環，他便放開了她的手。 

夏沐曦說不上來自己有多失落，可是齊驍像是看穿了她的心事，竟又出乎意料的

輕輕揉了揉她的頭。 

「太后壽宴在秋獮時舉辦，妳雖無誥命去不了壽宴，但秋獮我會請妳爹帶妳一起

去。」 

 

 



夏沐曦吃下了一碗銀耳紅豆粥，併一小盤臘鵝，一碟炸肉丸子，三樣涼菜，最重

要的，她還喝了整整一碗的羊雙腸湯，才滿足地放下碗筷。 

「太滿足了！在侯府只吃那點東西，又走了一大段路，餓得我都覺得自己快見到

佛祖！」 

晴兒與雨兒整理好桌面，又送上一壺熱茶，前者方才笑道：「所以奴婢在後頭見

到大小姐直勾勾的看著那羊雙腸湯，就偷偷地買了一碗讓雨兒先帶回府了。」 

「還是妳們兩個機靈！」夏沐曦輕拍了拍仍然燥熱的臉，就是不知道是剛喝了湯

熱的，還是方才被齊驍牽著小手的羞澀還揮之不去。「可不能讓世子知道我這麼

會吃，否則還不後悔當初沒有退親……」 

「小姐這便妄自菲薄了，世子如今對小姐可是柔情密意，奴婢都看到了……」晴

兒笑得曖昧。 

柔情密意這四個字著實與齊驍毫不搭軋，但夏沐曦確實感受到當時他傳遞過來的

心意了，不由得笑得更甜蜜。 

「我們訂親年餘，他便當了年餘的正人君子，似是對我不以為意，外人也都說世

子冷情，與我訂親只怕是家裡逼得緊迫不得已，但我就知道他心中肯定是有我

的！」 

晴兒與雨兒也就著她的話談論起來，主僕三人說得正歡，突然房門外傳來通傳的

聲音，卻是夏婉柔帶著侍女尋來了。 

「都這麼晚了……」有什麼話不能明天說嗎？ 

雨兒把剩下的話吞回肚子裡，但在場的人都知道她的未竟之語。 

「開門讓她進來吧！不管她想說什麼，依她的性子，若不讓她說清楚，能鬧個一

整晚。」夏沐曦有些無奈地道。 

雨兒去開門了，夏婉柔趾高氣揚地走了進來，劈頭就說道：「我要妳去和爹提一

提，讓他帶我去秋獮，參加太后的壽宴！」 

此事若是她自己提，肯定會惹得爹爹一陣罵，但夏沐曦不同，她是掌中饋的嫡女，

要能說出合理的理由，爹爹說不定會答應。 

「妳想去做什麼？」夏沐曦皺眉。 

「妳管我去做什麼！總之妳去和爹說就是，難道妳是怕我搶了妳的風頭？」夏婉

柔越說語氣越是不快。 

因是庶女，以前夏老夫人在時，每次正式的宴會都只帶夏沐曦出席，後來夏老夫

人走了，換成了夏沐曦管家，夏婉柔能在人前露臉的機會就更少了。 

夏婉柔自認才情容貌都不會差夏沐曦太多，憑什麼她在京中能有才貌雙全的美名，

自己卻是默默無聞？ 

原本就對此暗自不服的夏婉柔，今晚經姊妹淘們提醒她小心嫡姊排擠時，夏婉柔

就益發受不了了。 

聽說此次千秋節京中不少世家權貴的主母都會出席，她今年十四，也到了該相看

的年紀，姨娘眼見是幫不上忙了，她只能替自己打算，去太后壽宴亮亮相，至少

讓外人知道夏侍郎還有個不輸其嫡姊的庶女。 



夏沐曦正視著一臉倔傲的夏婉柔，一眼便看穿了她心中所想，不禁嘆息道：「我

知道妳在擔心什麼，有適合妳出席的場合，我必會安排妳去，定然會有妳出頭的

機會。但太后對我們夏家女兒本就不喜，圍繞在那裡的貴婦主母們，又多是捧高

踩低的，就是我去也討不了什麼好，妳更不用去受那等罪了。」 

這也算是苦口婆心了，那種場合突然冒出一個庶女，如果不是真的特別傑出、技

壓眾人，定然會被冷嘲熱諷，甚至是排擠孤立。 

但在夏婉柔聽來，就像是夏沐曦為了排擠她找出這麼冠冕堂皇的藉口，她不禁怒

從中來。 

「太后不喜歡我們夏家女兒，還不是因為妳！誰讓妳要與承遠侯府訂親，才會連

累到我！說的好像替我著想，事實上還不是只顧著自己，什麼京城才女的美名，

都是排擠我們這些庶女來的！」越說越氣，夏婉柔都有些口不擇言了，「可是誰

不知道妳成天追著承遠侯世子跑，早就成了京城笑柄，說妳主動巴結要嫁，妳才

真是丟了夏府的臉！」 

這樣嘲諷挖苦的傳言，夏沐曦早就聽過了，對這等酸言酸語毫不介懷。 

還不是有些人自己嫁不了齊驍，所以羨慕嫉妒恨？何況她也承認自己確實是主動

要嫁，為了得到齊驍的青睞，損點名聲也不算什麼。 

真的能嫁給他，才是最後的贏家。 

「我追著承遠侯世子跑又如何？至少他是我過了明路的未婚夫，七夕與他出遊名

正言順，有些人無名無分的與一些紈褲子弟混在一塊兒，我才真想問問這樣不丟

臉嗎？」夏沐曦直視著夏婉柔，那句「有些人」指的是誰不言而喻。 

夏婉柔氣得咬牙，聲音像從齒縫間硬擠出來，「總之，妳到底要不要去和爹說，

讓我去千秋節？」 

「恕難從命。」夏沐曦搖了搖頭。 

「妳！」夏婉柔指著她，卻說不出什麼威脅的話，畢竟不管在哪一方面，她都是

完全的弱勢，今晚又是她理虧，甚至連她對夏沐曦的態度若被夏寅修知道了，必

然又是一陣處罰。 

於是她一手將桌面上的茶具揮到地上，氣沖沖的離開了。 

看著地上一片狼藉，雨兒忍不住說道：「二小姐真是不講道理，明知道說不過小

姐，又總愛來吵鬧，每來一回我們就要少個茶壺花瓶什麼的。」 

夏沐曦說道：「放心，會從她下個月的月例裡扣掉的。」 

晴兒噗哧一笑，「就怕蘇姨娘和老爺吵鬧呢！」 

「她不敢的。」夏沐曦卻是一點也不擔心。「她還想爭取掌管府裡的中饋，甚至

是被扶正取代我娘的位置。像這樣明顯犯了錯的事，她不僅不會吵，還會故作姿

態到爹面前，可憐兮兮的替夏婉柔請罪，妳們看著吧！」 

雨兒突然小心翼翼地將話聲降低許多，「小姐，可是老爺似乎挺吃這一套的啊……」 

確實是。 

夏沐曦搖搖頭，對自己爹爹看女人的眼光也頗為無奈，「放心吧！有我在一日，

便不會讓那對心術不正的母女得逞！」 


